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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是1977年的4月。我们到秀山拉肥皂，我作为
修理工，随车。

那时的路难走，出涪陵就是白马山，记忆中满眼林木
森森，望去全是绿，绿中密布的杜鹃花闹得满山火红一片。

临近秀山，公路边的山坡上，不时出现一些香椿树，
随车的会计提议：“今晚住水银矿，我们摘些椿芽，到我姐
姐家做来吃。”于是走走停停，在公路边采摘椿芽。到了
水银矿，已采了五六斤椿芽。

水银矿是个劳改场所，离秀山约二十来公里。会计

的姐夫是大队教导员，姐姐也在总场工作。当我们兴冲
冲将椿芽搬进屋，女主人目光一扫：“哎呀，你们扯了好多
漆树芽，这是不能吃的呀！”

原来，生漆树与香椿树外表差不多，发的芽不是内行
根本认不出来。女主人重新筛选一遍，挑出了三分之一
的漆树芽。

秀山人吃椿芽的方法，我们在晚餐时开了眼界。
新鲜的椿芽切细，再打两个鸡蛋在里面，搅打均匀后

下锅炒，这我们在重庆吃过，上桌就闻到一股山野的清新
气息，诱人食欲。椿芽炒回锅肉，我们就没有见过了，红
红的椿芽尖油汪汪的，清香扑鼻，回锅肉也沾了椿芽的气
息，分外鲜香、腴糯。

接着上桌的是泡菜椿芽，如同重庆的跳水泡菜，上
面撒了些花椒面，淋了红亮的辣椒油，麻辣脆嫩中香味
浓烈，越吃越想吃，越吃越麻辣，吃得满头大汗还不想
罢嘴。好在主人家泡菜坛子里多的是，吃完一碗，再抓
一碗。

凉拌椿芽也很别致，将椿芽洗净码盐后，女主人用手
使劲搓揉，有的椿芽都被搓碎了，然后用手挤净汁水，放
在碗里，倒入调味汁，再在碗的四周摆上切成片的皮蛋。
味道酸甜微辣，如同凉拌侧耳根味道。

而干椿芽蒸肉，就让我们目瞪口呆了。主人介绍，将
新鲜椿芽晾干、码盐，然后装坛密封，吃时取出来切细，同
肉蒸着吃。奢华呀，春之珍品做的咸菜蒸肉当然好吃，滑
润脆香，吃在嘴里满口盈香。

最不可思议的一道菜，上桌时我们都只是望着，没一
个人敢动筷。这是女主人从门外一只大缸子里捞起来的
椿芽。捞时女主人对我们说：“将椿芽在沸水里汆一水，
然后连水带椿芽倒进大缸里，上面盖一只筲箕，筲箕上

面压一块鹅卵石，水要将椿芽浸满，吃时捞起来，挤干水
分切碎炒来吃，可单炒，也可配荤菜炒。”

女主人捞时，我分明看见，那浸泡的水都浓稠了，散
发出一股似臭了的豆腐乳味。女主人见状笑了：“晓得你
们怕，我专门用清水洗了的，尝尝，好吃得很。”就用筷子
夹了一点，放在她弟弟碗里。她弟弟犹豫一阵，夹起放进
嘴里，点头对我们说：“好吃，可以吃。”

这菜炒时放了些干红辣椒，加了些瘦肉碎，我大起胆
子尝了尝，酸酸脆脆中裹着一股糊辣味，很是开胃。但一
想到门口那只水都浓稠了的大缸，再也不敢吃了。

席间，我们得知，秀山周围多香椿树，有些家庭准备
得多，可供一家人吃一年。

翌日一早，我们就出发到了秀山城。果然，逛街时，
发现不少人家的门口都放着一只大缸，缸的上面是筲箕，
筲箕上面压着鹅卵石，不用说，下面浸泡的是椿芽了。

一晃这么多年了，不知现在的秀山，还有那么多椿芽
树吗？还有那些椿芽做的菜肴吗？

（作者单位：重庆古川菜研究院）

这是长江边的一个小镇，人们叫它朱杨溪，地处江津
区西部，长江的北岸。每年春节回老家的时候，乘坐重庆
至内江的慢车，也就是绿皮火车，其中就经过朱杨溪站，
列车在这里只停靠几分钟。小小的站台上，拥挤着有扛
着大包小包的返乡人，或是外出的打工人；有背上背着行
囊，怀里抱着婴孩，甚至手里还牵着一个的远嫁女人；还
有背井离乡的莘莘学子……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听着
道别、呼喊、寻找……此起彼伏的声浪，觉得驶往家乡的
绿皮火车，速度很慢很慢，停靠在每一个小镇的站台，迎
来送往着满身的疲惫和渴望。

据《朱杨乡志》记载，20世纪80年代，朱杨境内仅有
一条主公路，村社间通行只有几条石板路和泥巴路。
1953年随着成渝铁路的开通，这里设了朱杨溪火车站，
所属成都铁路局，离成都站 380 公里，离重庆站 124 公
里。从成都南下到贵阳、广东、广西，以及东进到上海、杭
州的特快、直快、普快列车等每天数十趟经过、停靠这里，
流动旅客上千人，每到春运高峰期，更是客流量剧增，甚
至一票难求。朱杨溪火车站是长江上游与成渝铁路交会
的第一港，长江和成渝铁路在此邂逅，相伴而行，朱杨镇
因此成为了成渝线上重要的水陆码头。虽然只是一个三
等小站，但它却是辐射周边的枢纽，朱杨镇上游的合江、
泸州、习水、赤水等地的客商、货物都要先在朱杨溪站集
结，再经成渝铁路到达各地；火车拉来的玉米、小麦等货
物，也是在这里通过水路转运出去。一艘艘南来北往的
轮船和一列列满载的火车在这里汇集，小镇上横穿过街
面的铁轨，在阳光下锃锃发亮，不远处祖定寺的钟声踩着
点回荡在江面，火车过境时人们的等待，似乎更多的是期
盼，期盼着家人平安归来，期盼着列车为小镇带来繁盛。

朱杨溪火车站，一个老成渝线上的小站，一个长江边
上的老站，驶过了滚滚的车轮，陪伴着南来北往的江轮，
蜿蜒的铁轨依偎在江畔，把曾经的故事沿线找寻。

在改革开放初期，利用朱杨溪火车站的优势，国营红

光川顺转运站应运而生，原属国家第五机械工业部（即兵
器工业部），是一家三线建设军工企业。始建于1966年9
月，1972年竣工，是当时全国兵工系统最大的航运企业，
承载着国家重点能源企业——泸州天然气化工厂、赤水
天然气化工厂等所需物资的中转和储运任务。它不仅拥
有自己的铁路专用线，还有固体危险品码头、液体化工品
码头等四个码头，以及化工危险品库房和储罐。随着货
运量的不断增加，修建了由车站通往码头的绞车轨道，配
备了绞车，减轻了人工装卸的压力，码头上有10多座高
耸的装卸吊塔和铁驳趸船。江面上满载粮食、化肥的轮
船昼夜穿梭，街上人流如织，旅店、饭馆鳞次栉比，晚上依
然灯火不歇。据说，这里往来运输的化肥、液化气、粮食
等物资超过码头吞吐量的50%。

随着铁路优势逐渐被高速公路取代，2000年后，老
成渝线铁路逐渐退出历史舞台。2017年，朱杨溪火车站
不再办理其他客运业务，目前仅存往返于内江与重庆南
之间的绿皮火车经过、停靠，曾经充满烟火气的绿皮火车
有了年代感。每天两趟的绿皮火车列车还是会准时进
站、出站，但车站内的售票处、存包处已经不开门营业，检
票口也不再检票，只有站台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火车进
站后，身着制服的乘务员打开车门，放下梯板，零零星星
的旅客和当地人直接上车，车厢内空余着许多座位。列

车行驶一会儿后，便有乘务员来卖车票了，干净整洁的车
厢内除了少了乘客的喧闹，我总感觉还少了些什么。“妈
妈，我要喝可乐！”旁边孩子的话音让我恍然大悟，原来少
了瓜子、花生、矿泉水的叫卖声，少了站台上的江津老白
干、江津米花糖、江津广柑的吆喝声，少了那份浓浓的烟
火气息。

小站依然承载着人们的起点与归途，只是行驶着的
已是记忆旅程。伴随着有节奏感的车轮声，再也回不到
流逝的岁月……

走过空荡荡的货场，听着脚步的回声，阳光从柱子间
斜射进来，角落里的石狮墩上依稀可见“朱扬运输站五绞
车道”的字样；枝叶茂盛的小叶榕，树干和根布满了库房
的红砖围墙，已牢牢地抓住砖块；职工宿舍的窗台上，放
着一双被遗忘的白球鞋；沉寂的信号灯、千疮百孔的枕
木、锈黄的铁轨交错延伸；塔吊像凝固似的矗立在绞车轨
道尽头，锈迹斑斑的平板推车、钢丝绳默默地停滞在荒草
里。跨越七条绞车轨道的人行天桥，两端台阶上的野草
快有一人高了，刺藤缠绕着再也无法通行，桥边“行人走
桥上”牌子上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见，被雨水冲刷后的红色
水渍，仿佛岁月留下的泪痕。

我们穿过桥下荒废的车道，眼前是一栋陈旧的两层
农家小楼，古式的琉璃瓦屋顶，一扇暗红色的大门上挂着

“老站旧巷民宿”招牌。听说老板并不是朱杨人，他曾经
是长江上跑船的船工，以前常常随货船在这个码头停靠，
退休后便租下了码头边的这座小院，为了自己的那份情
怀选择了这里。我们坐在院子里，喝着茶，摆着龙门阵，
崔老师一时兴起还拉起了二胡，小院里飘起悠扬的乐曲
声，伴随着祖定寺响起的钟声，江水泛起层层涟漪，流淌
着小镇的新旧故事。时光修补了记忆，沉淀出美好。

进入新时代，朱杨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曾
经商贾云集的小站，这个曾经川流不息的黄金码头，这个
曾经热闹非凡的小镇，是摄影师镜头下的浓浓乡情，是《忠
公八犬》的取景地，是人们记忆之旅的歇脚点。如今，它与
永川长江大桥、重庆三环高速公路相邻，一个既有“高颜
值”又有“内在美”的水陆码头小镇重新屹立在人们眼前，
乡村振兴、奋进新时代的美丽画卷，已徐徐展开。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会员）

秀山人懂椿芽
他们才真知什么叫“吃椿芽”

□卢郎

长江边上朱杨溪 成渝铁路第一港
□袁凤冰

朱杨溪火车站

市内超市市内超市、、农贸市场随处都能见到椿芽的身影农贸市场随处都能见到椿芽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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